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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法治护航“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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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间日常生活里的
牵挂和照料，看似平淡如
水，却是久藏于心底的那
一泓清甜琼浆的静静外
溢。

心暖

冬至第二天，早晨散
步戴上了毛线厚帽。在河
边的小路上走过，吹在脸
上的风，凛冽了。离那座
石桥不远，有一个平头白
发的老年男人，穿着胶皮
背带连身裤，站立在离岸
不远的河水里。他的大半
身子露出水面，手握一把
短柄弯刃的刀，在割断枯
萎的高高的河边植物。这
植物，不是芦苇，有长而宽
的叶子，我叫不出它的名
字。他从露出河面的近根
部下刀，手扎住一捆，割倒
后，推向岸边坡地。一位
与他年龄相仿的女人，穿
着长筒胶靴，双脚浸在水
里，弯腰用一根白绳将它
扎起。身边已堆了好几
捆。
我在小路上停了下

来，默默看着两位老人。
女的脸上被风吹得暗红。
男的瘦削，挥刀灵活自如。
在水里，得有多冷！
看得久了，男的回头

朝我笑了笑，露出有缺口
的牙齿。
我提高嗓音问他：“你

棉衣都不穿，怎么受得了
啊！”
“干起活来，就不冷

了。”
“我看你们像是夫妻

搭档，配合得可真好。今

年都多大岁数了？”
男的说：“我62

了。”女的接上：“我
60。”

我对女的说：“回
家给老公整几个好菜，他
这活，又冷又累。”
“我们四川人爱吃，不

像你们浙江人爱存钱。”话
说得突然，听起来，有点小
看浙江人。

我乐了。不知道她是
听老乡说的，还是自己遇
见过节俭的浙江人。
“干这活，老板一天给

多少钱啊？”
“我160，她130。吃

饭用不完。”
“中午我回家都烧三

个菜，有肉。”女的还有点
自得。
“三个菜吃中晚两

餐？”
“晚上重新烧的，比中

午还要好，四个菜，老头再
喝点。”
“老头身体好了，干

得了活，你们日子也好
了。”
“老了，每天都要好

好过！”女的又扎了一
捆，直起腰和我说。话音
亮堂，透着直率爽朗。
“老头吃了你的菜，

喝了你的酒，站河里，心
暖着呢！”

听了这话，她笑出声
来了。转头柔柔地看了老
头一眼。

一条打捞浮叶的保洁
船摇了过来，荡起阵阵微
波。

“你们注意安全，悠
着点干！”
我向他们挥挥手告

别，男人举起弯刀，朝我
摇了两下。女人笑着，看
了我一眼。
第二天上午，又走去

河边。几百米的河段，不
见人影。两口子应该是转
去了别的河道。小日子过
好了，浸在严冬的河水里，
想起家这个暖窝，心是安
定的。

没办法

杭州去年的夏天，不
饶人。过了三伏，溽暑依
然在蓝白的天空下，烘热
着，不退。
医院门口不远处，有

公交站，我坐在窄窄的长
凳上等车。
过来一位70多岁的

农村大爷，弯着腰，几近九
十度，右腿跨前一步，手伸
过来，想抓住长凳。我正
好坐在长凳边缘，立即起
身让座。他朝我微微一
笑，看上去脸色红润。

长凳上又出现一
个空位。一位大嫂，
左手绑着夹板，弯在
胸前，脸色暗灰，勉强
地笑着，指着空位，让

我坐下。大嫂应该是那位
大爷的老伴。我请她过
来：“你是病人，你坐。”她
不再推辞。
我问大嫂：“你们两口

子，都是病人，是谁陪谁
啊？”
“老头病了，孙子陪着

来的，病看完，他开车去
了，让我们在这儿等着。”
大热天，她瘦小的身

子披着长袖外衣，小臂裹
着的石膏已呈灰白，好像
是被烧柴灶头的烟熏染
的。
“你跟着来，孙子还要

管着你呢。”
她笑了，有点勉强。
“你在家守着多好，医

院人多，碰着你，更麻烦
了。”
她看着身边的老伴，

说了一句：“没办法。”
我一下子没听明白。

是不放心孙子的办事能
力？还是老头病重了？光
看脸色，她比老头病得更
重。

我问她：“儿子咋不陪
着来呢？”
“儿子忙，孙子在大学

做事，放假，去临安老家接
的我们。”
“孙子都这么大了，有

啥不放心的？”
她又来了一句：“没办

法。”还轻轻叹了口气。
她朝着马路对面车库

的方向不停地张望。大医
院门口最是拥挤，车顶着
车挪，人挨着人走。

她有点着急，用右手
袖子擦着额头的汗。那两
句“没办法”，让我觉得含
糊。

大爷看着身边的老
伴，眼神呆滞，一脸无助的
表情。

她在自己的老头身边
陪着，除了心里有个安
慰，其实做不了什么。我
想，说“没办法”，是断
了手臂的妻子，心中舍不
掉对老伴的牵挂。这牵挂
缠绕于心，没办法放过自
己。

老两口辛苦地走到了
人生的此刻，听来有些无
奈的这三个字，是相濡以
沫的妻子，曲意地流露着
那一份贴心的情感。

宁 白

夫妻
“五一”假期，因为刚从上海讲课回来，我哪儿也没

去，躲在离青岛城区百里开外的“别墅”里苟延残喘。
“别墅”并非真正的别墅。即墨一处住宅小区有一

两百栋房子：联体别墅、单体别墅、五层“洋房”、高层公
寓。我买的是所谓洋房，130多平方米，一楼，带小
院。朋友们戏称“别墅”，我没争辩，也以“别墅”称之。
“别墅”是空姐介绍的。十年前的事了，一位空姐

忽一下子从空中下嫁到我所在的大学校园。也巧，空
姐所嫁对象和我比邻而居——所住邻
楼的东窗几乎正对着我的西窗，于是家
人与之有了交往。某日空姐提起她在
某处买了某套间，问我的家人是不是也
来一套，“便宜，一平方米才六千五百元
哦！”家人动心了，问我。我是乡下苦出
身，对捡便宜的事分外敏感。我心里盘
算，即墨再远也是青岛一个区，能在青
岛这座准一线城市以六千五百元将一
平方米据为己有，绝对天赐良机。而空
姐正是天上的，职业要求她凡事必保万
无一失，不可能忽悠我们。

的确没有忽悠我们。这不，十年后
的我欣欣然住进来了，正坐在南窗前看
小院里的花。花是我自己栽种的，以蓝色花为主。喏，
二月蓝、鸢尾花、矢车菊，都是蓝的。二月蓝最先开，也
最蓝，蓝得玲珑剔透神清气爽，蓝精灵似的。鸢尾花尾
随其后轻舒鸢尾。一如其名，无论叶片还是花瓣都像
鸢尾。准确说来，单瓣像蓝色鸢尾，合为一朵则像蓝蝴
蝶。之于我，鸢尾颇有乡愁意味——很像当年在乡下
常见的路旁马兰花（亦称马莲花）的放大版，或者不妨

说是考上清北又考上博士的学霸马兰
花。这也是小区里最多的花。不过我
觉得若一排排一片片栽得太多了，则未
必多多益善。相比之下，窗前、篱角、路
旁或草坪上的一两丛才耐人寻味，才撩

人情思。怎么说呢，疏离、矜持、内敛、淡泊，如自甘清
苦待字闺中的邻院村姑。

较之鸢尾花，矢车菊的蓝要深一些，花比一元硬币
大一圈。细看，花瓣果如一支支箭（矢）齐刷刷以待射
姿态围成一个个小车轮状的花朵，顶在一条条细茎上
仰面朝天，绝不“横向联合”，一副依然故我的神气。但
由于花朵过于单薄和轻盈，显得扑朔迷离，很是引人遐
思，仿佛往昔一个缥缈的梦境倏然飘来眼前。是的，此
刻我正面对着窗前的二月蓝、鸢尾花、矢车菊。蔚蓝、
湛蓝、星蓝，蓝色浪漫，蓝色交响曲。注视之间，心情开
始变得安谧、恬适、悠然自得，很想表示感谢。感谢什
么、感谢谁呢？蓝色？蓝天？蓝天中的空姐？

蓦地，我想起另一位空姐——有可能嫁给我的空
姐。她是我大学时代一位女同学的妹妹。毕业分配
时，我孤身一人南下最远的广州。那位平时沉默寡言
极少搭理我的北京女同学似乎心有不忍，我到广州不
久便把她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姐妹妹慨然介绍给了
我。时值1976年，我敢保证，全国空姐加起来都比不
上现在的空客多。甭说别的，那一身制服就足以把天
底下所有男人乖乖制服，至少我是早期一例——初次
约会，但见那一身藏青色或黛蓝色的制服烘托着一张
白皙清秀的面庞，看得我险些忘了下一口怎么呼吸。

可惜美梦没成。为什么没成呢？一个谜。八年前
的同学会上，空姐的姐姐终于揭开谜底：“林同学那时
可傻了！听我妹妹说你去她机场宿舍，也不好好坐着，
不正经说话，站在那里东看一眼西看一眼，不知你在看
什么，闹不清什么意思。后来我还劝过妹妹，说林少华
是才子，不会谈恋爱，但会写诗，不嫁给他，你要后悔一
辈子的。但妹妹说后悔一辈子也不嫁给书呆子……”
这下可把全班同学听呆了。不消说，空姐不会后悔，后
悔的是我这个“书呆子”——假如当时好好坐下好好看
她好好说话，甚至跟她合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的人
生也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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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十多
年来，上海司法行政系统以法治创新为

笔，通过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数智赋

能，织密涉外法治保障网络，以规则衔

接、案例示范输出中国法治智慧，为共

建“一带一路”注入法治动能，绘就护航

国家战略的图景。

乌兹别克斯坦，全称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是一个位于中亚的内陆国家，
是世界上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第一
次去乌兹别克斯坦，是在2013年，为一
家机械设备进口企业处理与中国企业
的国际货物贸易纠纷。当时客户已经
联系不上中国出口商了，我接到委托
后，通过走访发现中国供应商已经因为
经营不善倒闭，但是还有30%的货物没
有发出。我深知对于这样单位执行的
难度，也同时了解到乌兹别克斯坦客户
已经100%全额支付了货款，处境艰
难。于是辗转通过客户给到的提单上
实际生产商的名称溯源“倒查”到有效
的出口商股东的电话，经过耐心的沟通
和上门探访，最终说服出口商股东又拿

出钱来订购了剩余货物发往乌兹别克
斯坦，最终未上法庭已经将事情解决。
乌兹别克斯坦客户非常感念，在后来的
七年当中，我就全面代理了这家客户在
中国的所有案件。
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我在乌兹别

克斯坦创造了很
多第一次：2016
年，第一次拜访
中国驻乌兹别克
斯坦大使馆，我
也是第一位拜访的中国律师；2017年，
第一次代表中国企业对乌投资的农业
项目被列入总统重点项目清单；2018
年，第一次上了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电
视台的新闻；2019年，第一次和乌兹
别克斯坦前任司法部部长共进晚餐
……白驹过隙，从2013年接受第一个
乌兹别克斯坦客户的委托开始，我从
事中乌之间跨境法律服务已然12年
了。12年来，我亲历了中国公民入乌从
材料繁琐、签证费用昂贵到10日内免签
入境的变化，见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中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
贸易伙伴的历史时刻。我也在一个个
案件的实践中领悟到，要成为一名优秀
的涉外律师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走出
来，深耕下去；也绝不是传声筒，而是通
晓两国法律的“总指挥”；也不能是任性

的“游客”，而是
兼具“民间外交
家”职责的中国
律师，要以自己
的专业能力和人

格魅力传递中国法治声音，为进一步完
善中国涉外法律制度作出贡献。

今年1月和4月，我又飞赴乌兹别
克斯坦，推动和完成我的“十大任务”，
如律师事务所塔什干办公室的选址、对
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涉外法治人才班的
跨境实习项目和实习基地、参与“乌兹
别克斯坦加密货币周”系列法律论坛、
与当地律师一起以比较法方式对乌兹
别克斯坦与中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
刑法、对外投资法等多部与中国企业公

民在乌投资、经商、生活等紧密相关的
法律进行系统化研究等等。当然，还新
承办了三起中乌之间的诉讼仲裁类案
件及一起中国企业在乌的商业地产开
发非诉项目。随着时日加深，我希望能
够通过研究和实践，成为中乌法治互通
的桥梁之一。今年春节后，我向普陀区
人大递交了有关细化和改善《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民
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当中司法
文书送达机制的修法建议。
今年40岁的我已经走过40多个国

家，喜欢乌兹别克斯坦是因为那里的
人。每次走出塔什干国际机场，总会有
用力招手来接机的乌兹别克斯坦伙
伴，还有偶然拼桌热情跟我分享早餐的
大姐，以及拥有天使般笑容的小朋友，
总是饶有兴趣地问我关于中国的一切。

陈 敏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日子

1949年5月
上旬，上海远郊
传来了隆隆的炮
声，虽然电台还
在不断地播出
“国军大捷”的消息，但一
切迹象表明，国民党支撑
不了几天了。我那时是个
高中生，因病住在中山医
院里，仍能感到“黎明前的
黑暗”。

5月24日晚，我睡得
很好，一觉醒来，护士兴奋
地告诉我：外面都是解放
军！据说，他们是从七宝
方向进城的，昨晚，他们就
睡在马路边。凭窗张望，
正见一支队伍扛着枪雄赳
赳地走过——他们腿上打
着绑带，个个都是黝黑发
亮的脸膛。
沪西工厂大部分开

工，学生照旧上学，商店照
常营业，卖糖粥、卖芝麻糊
的小贩照样在弄堂里吆
喝。但是，天已经变了。
打开收音机，女播音

员的声音变得庄重而悦耳，
我注意到，在电台的称呼前
加上了很有自豪感的“人
民”二字。除了播放公告，
人民电台仍保留了旧电台
的许多节目，其中“每周一
歌”教唱《牧羊姑娘》的声音
依然如故：“对面山上的姑
娘，你为谁放着羊……”
听着歌，同病房一个煤球厂
的老板感慨道：“共产党很
有人情味啊！”
一个衣服有补丁、鞋

子有裂口的小战士，操着
浓重的山东口音在我所住
的武康大楼下的林森路
（今淮海中路）上站岗。他
不干涉任何中国人的行
动，却不让洋人过林森路
（也许是为了他们的安
全）。望着一脸无奈、垂头
丧气的“高鼻子蓝眼睛”，

路过的市民很觉扬眉吐
气。因为大家见到太多的
是“洋大人”在中国土地上
得意洋洋，而今天解放了，
一个乡下来的小战士就镇
住了洋人的骄横，替大家
行使了中国的“主权”。

康平路荣家斜对面有
一个外国人的住宅，住宅
前有一个大院子用竹篱笆
围着，几个洋人在院子里
踢球。突然，足球飞出了
篱笆，落到了路边一个八
九岁男孩的脚下，男孩好
奇地拍了几下足球后就从
篱笆边缝里钻进了院子，
把球还给了一个身高马大
的洋人。谁知，那人嫌
“小瘪三”还球太慢，抡

起一拳，把孩
子打翻在地，
鼻血也流了
出来。这样
的 事 ，在 过

去，根本就算不上“事”。
可如今不一样了，路人与
邻居们就觉得“不能让洋
人再欺负阿拉中国人”，于
是大家挺起腰板上门去评
理，可那洋人耍赖说，孩子
是“私入民宅的小偷”。人
们愤怒了，立即向解放军
驻扎在吴兴路上的派出所
报案。很快，来了一个威
风凛凛的军官，他二话没
说，就把打人者带到了派
出所，打人者后来向小孩
及其父母赔礼道歉，并写
出“悔过书”。
第二天，当人们看到

洋人乖乖地在竹篱笆上贴
出“悔过书”时，感到格外
自豪与开心。

杨 德

七十六年前的回忆

长乐墚塬荒漠侵，应知塬下有仁心。

纵横交织窑阡陌，巧妙安排杼诵吟。

乱世倭人空掷弹，乐农巨子未焚琴。

陈仓幸有遗珠在，敌忾民情待细寻。

注：抗战爆发后，荣氏家族的武汉申新纱厂迁至宝
鸡长乐塬，一九四零年一月启动窑洞车间工程，翌年二
月竣工投产。共修建青砖箍砌的窑洞二十四孔，内部
七纵六横，总长度达一点七五公里。洞内还有交通道、
储水窖、棉条洞、吸尘塔及避让拐洞等，俨然一座规模
宏大的地下工厂。上面三十多米厚的黄土层是绝佳的
天然掩体，敌机轰炸再也找不到目标。近年，包括窑洞
车间在内的纱厂旧址经整修复建，已是全国重点文保
单位。它见证了民族企业
家实业救国的历史，为研
究民族工业史、抗战经济
史、近代纺织工业发展史
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乐
农，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德
生号“乐农居士”。

张宝林

参观陕西宝鸡窑洞车间有感

责编：刘 芳

法律与诗

意交织的跨界

之旅，请看明

日本栏。

心宽无处不桃源 （书法） 高金平


